
韶山上屋场
○倪为荣

此地无奇也
非龙首龙脉
无需称龙溪龙山
山脚高台上
茅庐十三间半
是谓上屋场
住有牛犁磨灶风车
和耕读兄弟三
风吹桐油灯盏
点燃黎明

盘桓上屋场
捡得蛙鸣一片
那是1910年的惊蛰
敢为天下先声
裁来荷风数卷
现天章雄文
狂草云锦
缚住乌云
扫灭魔炎魅火
月弯弓
石破天惊
获赠雨后阳光一束
折叠入心匣
何惧乌蒙妖雾雄关
挥剑斩长鲸

回眸上屋场
松涛不言
荷塘举戟
满门忠烈多奇志
遍地英雄下夕烟
状如一担柴火
依山熊熊红焰
照耀神州赤县
此乃佳构焉

那个秋天
○王 军

一路夏日的跋涉
没了脾气的烈风
慢悠悠推着金黄
走进老屋庭院
外婆种下的桂树正花满枝上
走过万亩荷塘
莲蓬下蛰伏的嫩藕已丰乳肥臀
走到碧波水荡
螯封嫩玉双双满
壳凸红脂块块香
夕阳西下
丰收的农妇
收起溢满稻香的镰刀
在落霜的夜晚
在结痂的田地旁
细细地 细细地
数着明年女儿的嫁妆

春天里的疼痛
○夏小芹

窗外的鸟儿
又开始欢叫了
春天的阳光
以及盛开的花朵
多么美好

这个春天
我躲避着窗外的春光
躲避着原野上的姹紫嫣红
春天
放大了我的忧伤

三年前的今天
父亲来不及
跟春日每一个光景告别
也来不及和我
说最后的一句话

天空湛蓝
高远，遥不可及
就像父亲离得那么远
我忍不住
对着天空流泪

泪水
如春光中的油菜花
在大地上漫延
在每个春雨的夜晚
凝成一缕思念

梦里的父亲和在世时
没什么两样
在老家的田野里
在湛蓝的天空下
有他劳作的身影

我奔向父亲
他却转身离去
只留下湛蓝的天空
以及身后
空旷的田野

我对着父亲的背影
泪流满面
春风似父亲
温热的手掌
抹去我满脸的泪水

当我每次从梦中醒来
我的身体
仿佛被风掏空
心己被太阳的光
狠狠灼伤

颜色史（外一首）
○毛秋水

许多年后的夏天，将隔着飞地：
人群中马脸；隔一趟地铁，
隔一本纪念版《证券分析》与
股票上一单撮合的交易；
隔着天蝎座渴求颤栗的摆尾，
亦隔着半途而废更紧隔着，
仅隔了维多利亚的秘密——
仅此之外再没有什么颜色的革命了。
在四壁的垂直裸露的中年，
你理想主义晚期。为求取真经，
我深知必是苦痛的，
你必三藏，八戒，悟净，悟空。

蔚蓝深渊

年轻蓬勃时，
想象未来的自己。
根本想象不到，
竟跟着一个湘西人学起了潦酸菜。
潦好酸菜，我直起身凝望后窗，
蔚蓝深渊下，
银杏的树冠——
老僧已死成新塔。
我看到一首诗，
玻璃透明，
新塔金黄，
但我并不能因之而看到更远处，
我“感觉”我只是在蔚蓝深渊。

元旦（外一首）
○王才干

雪，用洁白，用铺天盖地，
来为山川绣锦；

冰，摁住山陵——
让一切的词，守好门户。

其实，有些是摁不住的，
就如时间，意义，和力量。

……脚步声里，天空倒映出
昨天的铿锵。

——元旦的华彩
应运而生，伴着大地的

波澜壮阔，和
只争朝夕……

十二月

走着走着，那些鸟啼的故事
就成为绝唱。

雪，从北方的肃穆中来，
——曾停歇过的地方，留下春天的

佳话。阳光一推一收，
大地终归平衡。

河流内敛了许多，
完全不符合大山的性格。

原野。十二月过后，
将举行一场盛大的道场——

祭祀彼岸的
足迹……

矮墙上的艳阳
○吴 敏

不得不相信时光是可以停留的
虽然记忆的墙布满了斑驳的疮
藤蔓爬满了那个叫做日子的格子窗
而我犹记得那年冬天
矮墙上的艳阳
在冬日的矮墙上 无邪地摇晃
摇晃 摇晃
摇散一城城的日光
背过身 又恣意地生长
你看见了吗 艳阳的忧伤
摇晃 摇晃
摇落一季季的枯黄
抬起头 夺目的艳阳
我听见了 一整个冬天的殇
此时无一盏，争过矮墙上的艳阳
我是害怕回忆的
害怕被那艳阳灼伤
害怕看见艳阳下的天朗 还有腊梅香
所以我宁愿装作无心的遗忘
然而它总是触不及防地
闯进我的梦里来
带着风尘仆仆的倦意 还有一贯的嚣张
照亮我栖息的所在 无处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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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日历
□单 玫

“一年滴尽莲花漏，碧井屠苏沈冻
酒。”

莲花漏尽，迎新年。这日子长了脚似
的，又到新年。2019，站在单行道的路口，等
着我们每一个人。童叟无欺。

每年春节，大街小巷都弥漫着热腾腾
的年气。元旦是有自知之明的，不张扬，单
薄、清淡，身着新的一年第一缕阳光，一方
界碑似的，静静伫立于日历的第一页。

我站在过往与未来的中央，两端延伸
的都是我无法用指尖触摸或挽留的，越发
觉得2018剩下的光阴，一寸寸如同年幼时
墙上被父亲撕剩的几张单薄的日历纸，金
贵起来。

我深陷在回忆里，五味杂陈。童年的颟
顸，少女时的倔犟，青年期的铿锵，那些曾
经的过往，无声垒成今天的我。无数今天的
我，又将塑成未来的年老的我，直至岁月长
河里的一粒尘埃——飞散。

年少时家中清贫，吃得寡淡，却是不缺
玩的物什。弹玻璃球、跳白果、抽“蒋秃头”、
抓“母耳”……这些是现在孩子听都没听说
过的。最好玩的还是雪上“拉雪橇”。

元旦放假，逢着一连落了几天雪，踩
实了的雪，经北风一冻，晶莹如镜，常常
一步一滑，这正是我们这些顽童“拉雪
橇”的好时候。那时小妹着实小，米团似
的可爱，我胆子肥，约好了大杂院里的伙
伴，挑家中底部光滑的木桶或大塑料盆，
哄小妹坐在里面，我们在后面矮下身子，
双手用力向前一推一送，木桶就在冰面上
滑出好远，偶尔会把小妹撞得七荤八素
的，回家我自然被骂。也有自己蹲在簸箕
上，让伙伴推，一推一个大马趴的印象。
簸箕是白铁皮做的，阻力小，用力过猛，

簸箕推出去了，人却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最不济的，家里什么都不让拿的，也可以
两人合作，一人立，一人蹲着不动，伸直
了手臂让立着的人退着拉，拉得快，则滑
得快，若是配合不好，摔倒，两人笑滚成
一团，索性赖在雪地上不起来，互砸雪球
也是常事。

高中毕业后，进了一家工厂工作，元旦
前夕大扫除，除旧迎新。车间各班组中央垒
起了小山似的锯木屑。金黄色的木屑，被木
掀推到车间的每个角落，覆盖在沾满油污
的地面，拨散、推聚，反复间，散发着树木的
清香。停了机器的轰鸣，这清香就成了主宰
偌大一个车间的主心骨。

那年下午的联欢会，有我和晖的合唱，
在掌声和人头攒动的会议室，我卡了壳，声
音闷在了嗓子里，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我着
急地对晖眨着眼，她明了地对我比着手势
让我放心。她卖力地唱着，我羞涩地持着话
筒小声地合。她的歌声洪亮清澈，像天上的
虹。我斜眼看两颊绯红，细长眼睛，睫毛扑
闪如蝶的她，竟那样好看。

隔了这么多年，我依然记得自己童年
的顽劣，青年时的腼腆，女友的默契与颊
上的一抹绯红，还有弥漫车间的锯木香。
那些纯真、腼腆、任性、倔强、欢乐的过
往像是流淌在岁月洪流中的一支清泉，叮
当过我青涩的青春。

现在的我破茧成蝶，早已过了不惑之
期。愈发喜爱静。

我有一面墙的书籍供我休憩沉醉；我
有一阳台的鲜花绿植怡养双目；我有花园
一侧随心洒下的菜籽，长出的如玉青芽被
物管践踏而心疼；我有一支埙蒙了尘，而
我还没练成一首曲子；我爱搬把椅子在阳

台上，晒着太阳读书写字，在文字里寻找
和倾诉……

我喜欢的事那么多，喜欢都喜欢不过
来，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勾心斗角或钻
研人情世故呢。

人习惯于群居，但也需要独处，做自
己喜欢的事、思考、和自己对话。这世界
太过喧嚣，只有独处时，那些渐被遗忘的
过往、未来的展望和朴素的自己，才能如
故交远道而来。

康德曾说：“有两样东西，对它们的
盯凝愈深沉，在我心里唤起的敬畏与赞叹
就愈强烈，这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
道德律。”

这一段话，虽不是金科玉律，但在不
同的人眼里，会产生不同的意味。对于那
些将诚实做人、诚恳生活视为傻子的人来
说，犹如对牛弹琴。而于另一些人，则不
吝于信仰、宗教般的存在。你若是和这些
人为友，是三生之幸事。因为你们有相似
的精神体，故相处无相轻之忧，易融洽，
易产生相得之乐的趣味。何不乐而“据为
己有”？这是我极渴望的，但绝不强求。
幸而我有二三友如是。

当然不喜欢我之性情者亦有二三，认
为我不必过于认真、积极或孤傲不群。这
就是每个人的道德律不同，尺度准则不
同，以及所相待的人不同。没有对错，没
有高低之分。只是各有各的活法。

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依然相信友谊、
相信爱情、相信人与人之间也可以如从前
慢般活得诚诚恳恳，依然相信岁朝清供亦
能欢颜。

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活成头置簪花，
一路走来一路盛放的样子。

岁 月 是 美 丽
的，之所以美丽，
在于它使我们的生
命留痕。

一年在人生的
长河中只是一小片
岁月。一年终了，
打开台灯，在心中
的世界旅行。

又是一年的四
季轮回，太匆匆！这
一年来，快乐大过焦
虑，岁月的焦痕烙于
胸，但胸中依然有颗
年轻的心。个人家庭
百事百顺，国家大事
喜事不断，各项事业
也捷报频传，2018年如火如荼。

有钱的人爱惜钱财，小心地存入银
行或收藏在保险柜内。而我的财富是岁
月，生怕它从指缝漏掉。案头的日历只
剩几页，已薄得不敢翻动。倘若人生下
来面前就堆着一生的日历，一定会觉得
太多。其实可供我们有意识消费的日子
不过两万页，不像财富那样可以积聚生
息，只能愈翻愈薄，愈用愈少。生命只
有一次，弥足珍贵。可是岁月千金难
买，再多的钱也压不住岁。对于有限生
命的超越，不在于及时行乐和延年益
寿，而在于充实地生活和创造。否则于
社会又有什么价值。既然有幸获得这独
一无二的生命，既然每个生命都不可避
免地走向消逝，那么，人最要紧的，就
是要积极地消费生命。不要说人在永恒
的岁月面前只是个弱者，惊鸿一瞥，岁
月留痕，也不负到人世走了一回。

每一次新年钟声的敲响，都是岁月
对人的揭示。往事历历，一切都争相向
自己诉说，成功的喜悦已随风而去，失
败的痛苦也不必让它噬咬心灵。岁月的
鼓槌既已举起，就让它再次敲打生命的
铜鼓，奏出一节脆生生的旋律。

我们是一个平凡而又独特的群体，
是一群经过磨难而又无怨无悔的耕耘
者，是一群肩荷着历史重负的纤夫。在
拖着事业、家庭两只逆水船挣扎着追赶
韶华的时候，我们几乎忘记了自己。只
有当钟声从天外传来的时候，我们擦汗
歇息，捶捶腰背，才一下子发现了岁月
的留痕。这时环顾茫茫山水，方知世界
上的一些大门早已对我门关闭，好多心
灵的履约没有完成，不免发出一步赶不
上、步步赶不上的叹息。

然而，岁月并不是白白流逝的。生
命如花，每一朵花都有过自己的美丽，
怒放过，也就拥有了枝头的青果，青果
就是花的留痕。生命如树，需春去秋来
历经寒暑，一圈圈或宽或窄的年轮就是
岁月的留痕，留下青春和中年的密码，
标注了晴雨旱涝的年景。

岁月留痕，留的是一本教科书。岁
月的下课铃，将鲜嫩的青春零落，但同
时也赠与人理智，让你明了别人也和你
一样是完美的血肉之躯，让你变得知书
达理、宽容平和。

岁月留痕，留的是一块奠基石。岁
月的砂轮，将稚嫩的心打磨，也一并赠
给人坚强，让你一砖一瓦去盖起生命的
楼房。即使比肩而立的大厦华美绝伦，
你也在同一片天空下静静站立，不妒忌
也不自惭形秽。

生命，原本就是这么壮丽和悲凉。
上苍给人一样的天年，却没给人一样的
天赋和机遇，总有更优秀的生命让你惊
羡，有总总遗憾让你扼腕痛惜。但岁月
就是一碗壮行酒，喝下去的留痕是深是
浅，还在于你自己的感觉和体悟。

当东方时空里奏响 2019 年的晨曲，
节日徐徐展开，伴着清亮亮的水音，过
去和来年又一次击掌交接。这个时候的
你，是呼唤常常萌动的童心、感受激情
燃烧的青春、追忆逝而不回的年华，还
是丢弃那怀旧的心灵历程，以新的姿态
迎接新年的曙光，用成熟的心灵去解读
生命的真实，谋虑新年的规划，勾勒人
生的风景？

岁
月
留
痕

□
王
干
荣

最近几年，我时常感觉过得恍恍惚
惚，有时不经意抬头，从书房的窗户中看
到玉兰花开的时候，心惊的程度不亚于走
进一个被小偷光顾过的屋子，紧张、慌
乱、失魂落魄各种悲观的情绪会一股脑儿
地涌上心头。我经常发现，自己错过了一
个季节，丢失了很多的日子。

我的日子怎么会丢了呢？我是在哪里
弄丢了它们？后来，我把我的这种状态归
罪给了智能化的现代生活。因为，现在不
再用日历记日子了。

书桌上前几年还有一本台历，每天打
开电脑的时候，会顺手翻过一页，再看看
接下来的日子有没有备忘的记载。当右边
变得越来越薄的时候，我知道这一年即将
过去，我得再去寻一本新的。

新日历拿在手上很陌生，每每面对它
时，不知怎的，竟然有一丝羞怯，当然更
多的是满怀欣喜，它是我未来的日子，厚
厚一本，整整一年，不知道会发生多少美
妙的事情呢，那里面有很多特别日子正等
着我去与之相见，多么值得人期盼。拥有
台历的日子，元旦我会过两天。因为，新
台历总是在 12 月 31 号这一日被换上去。
我要在旧年里，预热新年。左右翻动串在
台历架上的日历，好像能把来年生机勃勃
的日子翻看出花来。

做台历的人应该是个急性子，365页
四四方方的台历渐渐地变薄了，变成了周
历，变成了月历。不需要天天翻页的台
历，蒙上了一层灰，就像我的日子，糊里
糊涂、浑浑噩噩。有时大半年过去了，我
的台历还停留在元月。家人的生日不是忘
记了你的就是忘记了他的，时常自责。

相较于台历，我更喜欢小时候被挂在
墙上过一天撕掉一页的日历。我与妹妹是
有分工的，今年的日历我撕，那下一年的
日历便是妹妹撕。奶奶规定，一天过完早
上起床后才能撕掉前一天的。那时候没有
双休日，星期六那张绿色的日历总会在放
学后便不翼而飞，红色的星期日像旗帜飘
扬在墙上，映红了姐俩的笑脸。

小时候总是巴望着日历快点被撕完，
黑色字的日子盼着红色字的星期天，最盼
望的是快点撕到自己的生日。妹妹小时候
总是嫉妒我，因为我的生日正逢端午节，
从来不会被忘记，而她的生日却没有那么
讨巧，被忘记过好几回。

这一年轮到妹妹撕日历，新的日历被
买回来时，她就把生日这一天折叠起一
角，日日盼望着好日子早日来临。

那一年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南京的
二叔奶奶，在我家住了几天，她喜欢早
起，在天井里打太极。十月里天气渐凉，

我们早上总爱在被窝里赖着不肯起床，得
等着母亲催促好几次才会慢吞吞起来吃早
饭，然后急急忙忙地去上学。这一日，妹
妹没等母亲来喊就起来了，可是，没多久
堂屋里就传来了妹妹的哭声，而且声音越
哭越大，后来竟听到她与二叔奶奶吵架的
声音。

原来，二叔奶奶早起打太极，顺手撕
掉了一张日历，殊不知，妹妹为了迎接这
一年的生日，临睡前就已经撕到生日这一
天。妹妹认为日历被撕掉了生日就没了。

第二年爷爷用一根橡皮筋勾住钉子，
把过去的日子一页页塞进橡皮筋里，妹妹
的生日就再也没丢失过。而且每年换下的
日历我与妹妹争相收藏，那一本厚厚的日
历可以当作草稿纸，还能在上面涂鸦。我
想，后来我爱记日记的习惯，或许与喜欢
在日历上涂鸦有关。

如今，没有日历记录日子的日子，好
像比原先过得快了很多，一晃就是一年，
而且这一年又一年好像过得都是一样的日
子。没有了拿到新日历时对新年的憧憬，
日子过得越来越庸常，暗淡无光。连记日
记的习惯都丢了。

眼看元旦将至，我要买一本日历，重
拾过去的时光，它能让我触摸到时间，甚
至能让我看到自己的生命。

元旦絮语
□吴 敏


